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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有什么烦心事？”方哥很
关切地问道。

“乌州有个单出了点状况，没什
么大问题。”查理欧潇洒地一笑。

“乌州？要我帮忙吗？”方哥马上
警觉地顺了上来。

“我先看看吧。”查理欧知道，方
哥的帮忙是要收钱的，他相信 Lily 目
前能很好地掌控局面，也不想把乌州
的局面牵扯得太复杂。

这天晚上，恒佳作战室里依然灯
火通明。范胜轩轻轻推门踱进来。

崔大伟知道范胜轩到作战室的
习惯动作，就将作战地图投影到幕布
上。

“怎么，乌州已经变红啦？”
“对，今天是截止日，下午下班前

他们把报价递上去了。范总，可能我
们还得去一趟。”

“行，你提前跟我说。”范胜轩虽
然是老板，但也是恒佳最大的销售，
他会根据销售部的需要去亮相演讲，
去攻关陪客，当然也包括参加最关键
的谈判。

“你觉得乌州这单结果会怎么
样？”

“根据他们传来的预测，很可能
天赛和我们平分数字交换机，而爱西
拿到光环的订单。”

“光环，那是个什么
产品？”

“是一种传输设备，
目前只有爱西有，刚引
进中国市场。”

范胜轩听了这话，
忽然猛地停下来，扭转
头盯着崔大伟问道：“你
说，爱西会把这两个设
备捆绑在一起销售吗？”

“不可能吧？这完
全是两码事呀，乌州也
是 分 两 个 订 单 来 处 理
的。这就像锅碗瓢盆和
油盐酱醋，虽然都是厨房里用的，但
一个是炊具，一个是食品。”

“但是，”范胜轩打断了崔大伟漂
亮的说辞，“如果爱西既卖炊具，又卖
食品，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回事。”

范胜轩觉察到恒佳在乌州的攻
守策略中存在漏洞，他有些懊恼地抱
怨道：“大伟，我们应该说服乌州先订
爱西的光环，那样就能把主动权抓在
手里了。”

数字交换机报价截止后的第二
天上午，冯局长在办公室里看一份有
关乌州招商引资洽谈会的简报。Lily
敲了敲门，礼貌地走进来。

“我等下去交。冯局，我想来谈
谈光环的事。”Lily 叹了口气，愁眉苦
脸地说，“我们亚太总部觉得光环目
前在中国市场不大，只是为乌州这一
单引进来，成本算不下来。”

冯局长皱起了眉头，乌洽会过两
个月就要开了，市郊那些乡镇限期要
扩大通信容量，冯局长可是代表局里
向市长立过军令状的。

“那爱西把乌州晾在一边，声誉
就好了吗？”

“哎呀！局长，”Lily 一脸委屈地
申诉道，“我可是站在咱们这一边
的。就是那些老美，总是认死理，怎
么说也不管用。”

冯局长虎着脸不吭气，心里快速
转着应对措施：光环是势在必行的，
既然爱西这么横，那得看看有没有替
代产品了。

Lily 打了一棒子后，见已达到预
期效果，就慢慢抛出自己的胡萝卜，

“昨天我就是和他们交涉了一天，嗓

子都哑了。”说到这里，她清了清喉
咙，“总算有了一点转机。不过，我觉
得对您来说有点不公平。”

“哦？什么转机？”冯局长脸上浓
重的阴云稍稍转晴。

“总部的意思是，如果把数字交
换机和光环打包在一起，他们就支持
乌州引进光环。”

“这是查理欧的意思吧？”
“不，是亚太区总裁比尔定的。

局长，我怕您生气，今天都不敢来告
诉您。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冯局长不满地嘟囔道：“这些美
国人，怎么这样做事！”

Lily 悄悄舒了口长气，冯局长的
反应比她和查理欧预想的要和缓得
多。看来，这着险棋会成功。

下午下班的时候，韩宇正准备从
局里回办事处，他昨夜睡得不好，心
绪不佳。电信处的闻彪跑到走廊上
拦住他，“韩工，晚上有事吗？我请你
吃烤肉。”

韩宇站着一琢磨，晚上还真没有
安排，“你客气啥，还是我请你吧。要
不要再叫几个弟兄？”

“不不不，你请我很多回了，今天
我做东，还有事跟你说呢。今天就让
你见识一下正宗的伊犁烤肉。”

烤肉店是自助式的，闻彪很快端
来一盆洋葱和盐腌好的
羊肉。

“这种伊犁哈萨克
羊羔，是吃野草喝泉水
长大的，对了，你去打两
扎乌苏啤酒来。”闻彪小
心烤好肉串，看着韩宇
疑惑的神情，伸手就递
了过来，“来，咱们先吃，
吃了再说。”

二人消灭了几十
串肉串和几扎啤酒，韩
宇意兴阑珊地摇摇头，
坐等闻彪发话。

闻彪把嘴里嚼着的肉用力咽了
下去，“爱西要把光环和数字交换机
打包成一个订单。”

韩宇的头皮一炸，一阵反胃。

爱西的这个打包方案，真可谓一
石激起千重浪，此时，詹总也和天赛
的总裁张宁军在电话里讨论得十分
热烈。

“詹总，如果实在有困难，只要你
们局象征性地订一点我们的数字交
换机就可以了。”

“可是我看爱西的意思，就是想
把咱们挡在省会城市之外。”

“那您有什么好办法吗？”
“咱们不是想在乌州装数字交换

机吗？”詹总胸有成竹地说，“如果这
次订货不行，我抓紧找几个点安排二
期扩容，不过这要等一等；第二条措
施，你们也到国际上去找找别的光
环，争取尽快打破爱西的封锁。”

韩宇给夏琳打电话时，她正陪着
梅子做葡萄酒SPA。

“小夏，有男朋友了吗？”梅子耐
不得寂寞，在木桶里仰着头问道，“谁
能娶到你这么个能干的姑娘，那可真
是好福气了。”

“姐，还没有呢！”
“这可不是个事，那你准备上哪

儿找去？姐就要去日本了，在那里给
你解决一个？”

“日本人？还是算了吧，美国人
还差不多。”夏琳开玩笑地从木桶中
坐起来，鲜艳的玫瑰花瓣沾
在她的身上，显得肌肤格外
雪白、细嫩。

最后，在留下那套 136 平方米
的住房和一张 55 万元存单后，向天
歌自由了！谢真真被挤出了他的生
活，艾小毛主动走出了他的生活，可
是这种自由空空荡荡，没有着落。原
来的喧嚣一下子被寂寞取代，向天歌
住进了临时租的一处单身公寓。晚
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向天歌凄然
地笑着自己，原本是打算金屋藏娇，
现在可好，娇没藏住，倒连自己的屋
都丢了。

向天歌不太适应的是身边一下
子清静下来。他熟悉的人调的调、抓
的抓、走的走，他觉得自己被从前习
惯的生活抛弃了，他感到很孤独，人
熟是一宝，原来的圈子
说空就空了，他的心仿
佛也跟着空了，交际是
有惰性的，向天歌实在
是不愿意从头再来。

向天歌只好把自己
关在家里，一头陷进海
江市建城 500 年的创意
中。原本以为有“爱天
使”和服装节的底子，
做一个系列报道的策划
轻车熟路，可是打开电
脑 一 看 ， 文 件 夹 是 空
的 ， 没 有 一 个 蓝 本 参
考，堆在客厅里的箱子还打着封条，
他懒得拆，常用资料一本也找不到，
向天歌烦躁地敲了个提纲， 他恼火
自己的江郎才尽，可最让他接受不了
的还是艾小毛好像人间蒸发一般，没
有电话，没有邮件，仿佛一场梦，醒
来之后，一切都消失了，除去几个不
连贯的片断，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周日上午，海江日报报业集团
全体中层干部接到总编室通知，下午
两点在大厦多功能厅召开重要会议，
要求提前十分钟到场，不准请假。

七十多位中层干部仅仅占满三
排座位，偌大的多功能厅显得有些空
落。

会议由刘锦标主持。市委组织

部副部长梁锦松宣布了市委任命。高
庆国同志不再担任海江日报报业集团
社长、总编辑，调任海江市社会科学
院任党组书记、院长，原海江市出版
局局长盛大志任海江日报报业集团社
长、总编辑。

宣传部长张力充分肯定了高庆
国主政海江日报报业集团期间的创造
性工作和显著业绩，希望全体干部一
如既往，平稳过渡，确保出报安全。
会议只进行了四十分钟，就在参会者
各种含义的眼神中宣告结束。

仅仅相隔一周，新成立的海江
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会就在第一次全
体中层干部会上宣布了调整决定，

李海鸣同志不再分管
《海江都市报》，由集团
编委祝晓风接管，向天
歌同志调任海江日报文
化部主任，不再负责

《海江都市报》的经营
工作……

向天歌没有去看自
己的新办公室，也没有
收拾经济部和广告部两
间办公室里的杂物。他
把那辆古董般的旧车停
在后院最显眼的地方，
然后叫了出租车回到他

租住的公寓。曾经穷山恶水的跋涉，
曾经刀光剑影的争夺，曾经钩心斗角
的较量，曾经生离死别的痛苦，此时
此刻，都仿佛东流入海的河水，根本
找不出它们一一对应的浪花。向天歌
闭上眼，在广告部的一幕一幕就像幻
灯片一样，一页接着一页有节奏地依
次翻过。这时，嘀嘀两声，向天歌手
机的短信提示音响了，他打开一看，
只有四句话：退是为了进，苍天不负
心。达观看世态，终属座上宾。来电
显示的号码是“未知”二字，但“小
毛”的落款让向天歌的眼泪夺眶而出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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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 载载

这大概不是一个可以出游的时间
段。出游返回之后，朋友们对我的行动
很惊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黄金周”
不出去，现在却请假出去，更不能理解
我为什么是一个人而不结伴而行。一
个人出去没有意思。他们说，连说话的
人也没有。

我不知怎样对关心我的朋友们解
释。其实我也不能向自己解释。为什
么选择这个时候而且不结伴？现在我
也想不通。只知道，就是这个时候非常
想出去走走。仅仅是想出去走走而已，
没有其他任何太迫切的目的和事情。

我并不是一个太乐于出游的人。
这么多年来，我出游的次数屈指可数，
而且大多数时候是有事要办或顺便而
往。但是这一次却是内心强烈冲动。
这种要求一经形成，便按捺不住了，念
头形成的第二天便背起简单的行囊踏
上了旅途。

长途客车缓缓启行，瞬间便潜入了
茫茫夜色。发动机嗡嗡的声音应和着
窗外感觉出来的流动的风的模样，内心
一下子宁静了下来。随着离出发点越
来越远，掌心里紧握着的紧张一下子全
消散了。人像融进池塘的雨点，再也感
觉不到自己的重量。在陌生的一掠而
过的巨大中，我的眼睛时而闭上时而睁
开。无论闭上还是睁开，都不是任何一
种冲动，身心自由和舒坦。窗外的灯火
摇晃明灭。它们有时星星点点，有时连
成一串。有时闪烁的光或者窗外除了

黑暗什么也看不到。我不知道那是一
些什么光，不知道别人看到这些光有什
么感觉，也不知道别人在黑暗中有些什
么想法。远在天边的光和近在咫尺的
黑暗对于我来说，这个时候都是无所顾
虑的坦荡和辽远无涯的宽容。

穿过一座又一座不知名的村庄和
城镇，抵达南方最繁华的都市时，人就
像鱼一样游进了茫茫海洋。陌生的人，
熟悉的面孔，新鲜的腔调，喧嚣的街市，
孤独的目光，都在缓缓飘动。我知道那

些陌生和熟悉过了这一瞬间，再也不会
有机会再次相见了。就算有缘再次站
到这里的时候，陌生和熟悉的东西肯定
也是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一生中，曾
经有过多少这样的时候，就这样与我们
擦肩而过。就算我们觉察到但是也无
法挽留！

在人海茫茫中一个人静静地走着，
穿过一条又一条古老的街道，然后走上
不知存在了几千年的那座南方著名的
矮矮的山和那条著名的长长的河。古
老的山和古老的河被人们赋予了太多

现代的气息。山上河边人流如织，所有
的人在进或退，在上或下。人们分别向
两个方向流动，一样的笑脸和不一样的
年龄在所有人身上似乎没有太大区
别。我不明白此时他们想什么。但我
知道他们的想法一定不会一致。就像
我，走过山和趟过河，没有感觉到累。
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累，但就是没有
累。身不累，心也不累。

我在那个古老的城市里像个无聊
的人一样走着。穿过那些高处不胜寒

的楼群，我在一些老街、窄巷子里穿
行。我装作问路的来访者不时与陌生
的长者攀谈。他们不厌其烦，娓娓道
来。一个城市的历史在这些民间的舌
头上徐徐展开，卑微而强韧的生命历程
在这些老迈而浑浊的眼神中从容袒
露。这些渐远的弯曲背影和这个城市
是那么鱼水交融，仿佛他们就是这个城
市的一块不可或缺的残砖。于是我想，
如果没有这些老者，这座城市会是什么
样子？如果没有突如其来如我者，这座
城市又会是什么样子？

我当然没有想到这座著名的城市
与我有什么难以割舍的关系。我不过
是一个匆匆过客。就像人就是这个世
界的匆匆过客一样。然而，即使是匆
忙，清醒的双眼有时也会被这个难以界
定的外部世界所迷惑，它会让我们为它
悲喜，同时为自己悲喜。人很难摆脱外
部世界对自己的影响，更多时候只能力
所能及地换一个角度去承受。所以我
从熟悉的地方来到了陌生的远处。陌
生让疲惫得以消除，让浮躁得以稍许的
平定。有了这个理由，我不再作其他的
祈望。

离开古老而著名的都市，在一个夜
晚，我又悄悄抵达中国南方那座最负盛
名的开放城市。在这里，我没有看到想
象中热火朝天的场面。一切景观，除却
高层建筑的数量多一点，我找不出它与
其他大城市在表面上的区别。如果一
定要找出区别，就是这里没有我喜欢的
老城区。借着夜色，与友人两人去了一
个叫“根据地”的酒吧。我们都没有说
话，只是安静地让摇滚乐在灵魂深处使
劲地擂。透过手指夹缝中升起骚动的
烟，我们看到舞台上的乐队在做噩梦一
般狂叫，舞台背景布帘上用若隐若现透
出漆黑的大宋体印着的一行字：与其泯
灭，不如瞬间燃烧！

去了回来。
很多过往的影像很快就忘记了。

唯有那句话像一条无名却源远流长的
小溪，在我心头一直潺潺地流着。

独独自自出游出游
庞华坚

《做单》原创小说于 2008
年8月份首次出现在国内某网
络论坛，一周之内引发数百网
站及博客转载，口水争议不断。

作者胡震生坦言：“自己
确为 IBM 的销售，从业十余
年，带领团队有过连续多年在
竞争对手领域未丢一单的职
业经历。”当被问及是否泄漏
IBM 商业机密时，胡震生笑
称：“曾有 IBM 的同事发来邮
件说，如果 IBM因为你的小说
产生任何积极变化，你的所有
付出都是值得的。因此，我很
坦然，无惧泄密。”

有网友认为《做单》小说
真实展示了欧美系顶级企业

在华员工的生存
状态。对此，胡
震生表示在大外
企中确有鲜为人
知的一面。比如
高中学历在外企
中有杰出成就的

人很多，也有众多清华北大的
博士硕士一做“表哥表姐”（特
制专业制作表格的人员）很多
年，而无法自我突破。

此外，在外企高收入高诱
惑的环境中隐藏诸多个人生
活问题，如高离婚率和高龄单
身。在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
环境中，抑郁、精神分裂甚至
过劳死的情况也常有发生。
这些在《做单》中都有真实的
展示。

胡震生说，《做单》是一部
真实地展示徽章和伤疤的商
场小说，他想用这种方式向还
在 IBM战斗的同事们致敬。

搬进五楼新居时，没隔多久，对门
邻居的男人和我便相识如故。每到周
末，不是我到他家坐坐，就是他到我家
窜门。

一个周末，我照例走进他家。开
门的是他女人，我还未进屋，就听见屋
内传来男人兴奋的声音：“我在这里，在
这里，快来抓我啊！”

我跨进去一看，不由得乐了，原来
男人用一块绸布蒙住了小女孩的双眼，
父女俩正在做盲人抓人的游戏。

我好奇地打量着小女孩，虽说小
女孩蒙着双眼，但她还是像精灵一样避
过了茶几，绕过了沙发。尽管男人闪躲
腾挪，但小女孩还是把父亲逼进了墙
角，被抓着了。

我走进来时，男人好像还没注意，
他似乎还沉浸在和女儿做游戏的乐趣
当中。

我冲男人笑笑，问他，做这种游
戏，万一你女儿被茶几磕倒，怎么办？

男人尴尬地朝我笑笑。他说，第
一次磕倒，第二次她就小心了，她不会
总是被磕倒的。你看，现在她完全不用
眼睛，不仅能躲开家里的各种障碍物，
而且还能感知到我在什么位置。

这仅是一个游戏，我未置可否。
可此后的日子，我隔三岔五去他家，发
现这对父女还是不厌其烦地在做这种

无聊的游戏，而游戏的结果，输掉的总
是父亲。

再后来，让我感到惊异的是，我发
现这父女俩把游戏从家里搬到了外
面。每次下班回家，在楼梯口，我准能
遇见这对做游戏的父女俩，男人走在前
面唤着女儿的小名，而女儿用布蒙着眼
睛，男人任她在后面欢天喜地追着，虽
然爬得磕磕碰碰，但在父亲鼓励下，女
儿从未扯掉过蒙在眼睛上的那块绸布。

有一次，眼看小女孩就要撞在楼
梯的栏杆上了，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扯
开小女孩眼睛上的绸布，说：“在楼梯上
玩这种游戏，太危险了！”

“没关系，这个楼梯我已经很熟悉
了，即使我蒙着眼睛，我也能知道我的
爸爸在哪，我很快就能抓着他了。”小女
孩一见是我，露出两行洁白的牙齿，自
信地接着说：“再说，还有我爸用眼睛看
着我呢。”

说完，小女孩重又用绸布将眼睛
蒙好，继续和父亲做爬楼梯的游戏。走

在前面的男人朝我招招手，示意我过
去。“她现在已经训练得很好了，即使闭
上眼睛，也能知道楼梯在哪该拐弯了。”
男人对我说：“现在每次放学，我都坚持
和她做这个游戏，用布将她眼睛蒙上，
我告诉她，除了眼睛，依靠自己身上的
其他触觉，也可以找到回家的路，也一
样可以生活。”

“她的眼睛不是好好的吗？为什
么你要蒙上她的眼睛，和她做这种无聊
的游戏呢？”

“她的眼睛患上了一种色素变性，
虽然她现在还看得见，但医生说，要不
了两年，她的世界就会一片黑暗，在医
学上，这是无能为力的。”男人说：“现在
趁她还能看得见的时候，我用布蒙上她
的眼睛，让她提前体验一下黑暗的生
活，并训练她在黑暗中生活的技能，这
样不至于如果有一天，她为自己的眼睛
突然失明了而悲伤过度，或茫然不知所
措。”

“可是，孩子知道吗？”

“还不知道。可我和她说了，在这
个世界上，有比双目失明更为不幸的
人，有的人耳聋了，有的人手或腿没了，
但他们也活得很好。病魔是个不眨眼
的家伙，每个人都应该做好挑战他的准
备，所以万一某天病魔降临到你的身
上，比如，让你失去一双明亮的眼睛，你
要有足够的生活勇气，并从现在起就训
练做好挑战生活的准备。”

“你确信这种游戏能增强她以后
生活的勇气？”

“是的。在这种游戏里，她不仅不
觉得枯燥，而且我还让她找到了自信和
快乐。她说，她就是比别人家的孩子
强，因为她蒙着眼睛都可以走回家，而
别人家的孩子，还要依靠父母来接送。”

三年后，对门家小女孩的眼睛啥
也看不见了。小女孩被送进了盲人学
校。我没有听见小女孩因为眼睛看不
见而大哭大闹，也没有听见一家人唉声
叹气的声音。他们的家依然欢声笑语。

对于游戏，我向来是未置可否，总
认为那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可对门父
亲的这个游戏，我被深深感动了。为使
女儿对双目失明有一个准备，为使女儿
能够平静地接受这个不幸，他竟想出了
这个游戏！虽然这是一个简单的游戏，
可我知道，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个游戏
有多重要。

看到一篇来自英国的小故事：
多年前，年轻的弗兰克·沃克

和玛米·米金，因为一次偶然相识
了，俩人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
河。但是不久后，二次世界大战
爆发，沃克应征入伍，成为英国空
军一名轰炸机机枪手。

那时候轰炸机机枪手死亡率
特别高，一旦参加战争，存活时间
平均只有两周。俩人的爱情因为
这件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米金的母亲，坚决反对两人结婚，
担心女儿会成为一名年轻的寡
妇。

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就此中断
联系，再也没有了彼此的消息。
直到 4 年前，米金的丈夫去世，她
开始想念沃克，在亲人的鼓励下，
米金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寻
找初恋情人。

巧合的是，沃克也一直生活

在这座城市，他的妻子刚去世不
久，看到广告后，他给米金写了
信，两人随后通了电话。“我立即
听出了她(米金)的声音，”沃克说：

“我感觉自己回到了年轻时代，我
们聊了一个多小时。”

几天后，两人相聚，决定结
婚。他们说，两个人都经历过幸福
的婚姻，对于年轻时的被迫分开并
不十分遗憾，隔了65年的光阴，最
终还能在一起，已经够好了。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胡同里的
梅奶奶。当年，她新婚不久的丈
夫去参军，一走再也没有消息，几
十年来，梅奶奶婉言谢绝别人让
她再婚的建议，一直独居。她衣
食简朴，为人和蔼，唯一的牵挂，
是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她精心为
它浇水、除草，每年石榴成熟的季
节，她总要小心翼翼摘下两个最
大的，放在堂屋的桌子上，谁也不

许动。
外婆悄悄告诉我，那棵石榴

树，是梅奶奶的丈夫临走前种下
的，她一直坚信他没有死，总有一
天会回来，这茂盛的石榴树，是多
么好的预兆啊。

梅爷爷真的回来了。四十年
后，他从台湾来，拎着大包小包的
礼物，得知梅奶奶一直未嫁，痴等
了这么多年，他跪在地上，内疚得
泪水滂沱，因为，他在那边，早已
有重孙子了。

“回来了就好。”梅奶奶只喃
喃地这样说。几天后，梅爷爷再
度离开，毕竟，有老伴，有儿孙，一
大家子人在等他呢。分别时梅奶
奶显得很平静，转过身，才流下两
行浑浊的泪水。

梅奶奶依然独居在小院里，
日子看起来跟从前没什么两样，
但私下里，她对丧偶不久的表妹
说，你改嫁吧，不要像我这样傻。

我想，梅奶奶还是后悔了，虽
然她不说。相比之下，我更欣赏
英国这对恋人的活法，他们用事
实证明，不辜负年华，拿得起，却
又放得下，相爱原来可以是一件
更美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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